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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之意 汤青 摄

蜻蜓，大规模地出现，大约是初夏。仿佛，骤然
间，蜻蜓就铺天盖地地飞来了。

那时，麦场刚刚收拾完毕，碾压过的地面，干干
净净，场院里还堆着一垛垛的麦草垛。渐近黄昏，麦
场里，便飞舞起数不清的蜻蜓。蜻蜓，都飞得很低，
旋转低回，舞姿轻灵而飘逸。许多蜻蜓，飞累了，就
栖落在麦草垛伸出的麦草尖上。想来，蜻蜓或许也是
很喜欢那种新鲜的麦香味的。飞栖着的，以黄蜻蜓为
主，间或有一些红蜻蜓，闪烁其间，就格外地耀眼莹
目。大人们坐着乘凉，小孩子就会手持一把扫帚，追
逐着，捕捉蜻蜓。

那种嬉戏的场面，呈现着十足的田园风情。
进入盛夏，蜻蜓就散落开来，除非是雨前的天

气，很少见到大规模聚集的蜻蜓。
夏日炎炎的中午，天热，人也热。大人们懒得

动，大多于树下纳凉，小孩子们就不一样了，在大人
们的沉默中，似乎变得更疯了。要么到近村的水湾中
游泳、戏水；要么就结伙干一
些偷瓜摸枣的事情。安分的孩
子，大多就到篱园处捉蜻蜓。
篱笆边，乡人会种下一些扁
豆、豆角等藤蔓类植物，藤萝
满架，绿意盎然，很是有些凉
意。那些个溽热的夏日中午，
清野空旷，蜻蜓也变得懒散下
来，拙于飞动，许多的蜻蜓，
就栖落在荫下篱笆上，享受中
午的那份清凉。这，正好给孩
子们的捕捉，提供了方便条
件。看准一只蜻蜓，孩子们
会弓腰，轻步，悄悄地接近蜻
蜓，然后，猛然伸出手指，将
蜻蜓捏于拇指和食指的指尖。
蜻蜓扑扑拉拉地飞着，可终也
飞不出孩子们的指尖。于是，
指尖间飞舞着的蜻蜓，就给孩
子们带来一种麻酥酥的快感。
那份欣喜和欢乐，快活着整个

中午。
后来读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诗：“日长

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觉得真是写实，那
份幽静和落寞的闲适，除非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是难
以写出这样细微的文字这样细腻的感受的。

蜻蜓，种类繁多，似乎以黄蜻蜓和红蜻蜓为多。
有一种蜻蜓，是绿色的，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碧翠蜻蜓，极具诗意。这种蜻蜓，乡人俗谓“水蜻
蜓”。水蜻蜓，有大小两种，小的极小，像极了小
小的豆娘；大的，则极大，远比一般的黄红蜻蜓
大。它们喜欢飞行在水面上，常常贴水而飞，旋起旋
往，极是迅捷。水蜻蜓的栖落，多在水湄，水中的
苇草叶尖上。水光潋滟，苇叶摇摇，远观之，感觉
灵秀得不得了。

蜻蜓的眼睛，特别大，看着它那双大而凸显的眼
睛，直让人怀疑它的大脑，究竟是否存在。“碧玉眼
睛云母翅，轻于粉蝶瘦于蜂”，这是唐朝诗人韩偓在

《蜻蜓》诗中，对蜻蜓外形的描写。用“碧玉”形容
眼睛，确是恰当。蜻蜓的眼睛，硬而亮，呈碧绿色，
真如碧玉。最喜欢看的，还是蜻蜓的飞姿：婉妙、飘
逸、舒缓、轻灵中，很是存一份优雅的情致。“穿花
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以“款款”二字状
之，真是恰到好处。“蜻蜓点水”，一幅轻捷而又明快
的画面，可是，当你明白，蜻蜓“点水”是为了产卵

时，就觉得未免大煞风景了。所
以，有些事不宜太过明白，格物
明理，“理”明了，那份美，却
是有可能丧失了。

齐白石，一生喜欢画“花鸟
虫鱼”，据说，他单是画蜻蜓，
就画了上万只之多，足见其勤
奋，和对蜻蜓之钟爱。观其所
画，蜻蜓大多以逸飞状态为主，
少有静栖者。这，或许是白石老
人性情所致。

画中，最让人喜欢的，还
是那幅 《荷叶蜻蜓图》：几支莲
蓬，几片荷叶；莲蓬实老，荷叶
近枯；挺然而立，瘦枯清矍；一
只红头蜻蜓，徐徐而近，若即
若离，情态栩然，怡然。盖是
取 了 李 清照“莲子已成荷叶
老”的诗意。

画面上，似乎，就缺了那清
露、蘋花和汀草了。

点水蜻蜓款款飞
路来森

隔那么十天半月的，我会去一下眼科医院。
从前，自认为天下无敌的一双好眼睛，如今也要

时时去医院。人真的会老，器官也会懈怠。
当医生将一根两寸来长的金属针从泪点徐徐插入

皮下时，我总是像从前面对困难一样，咬牙，攥拳，
几乎要把自己的身体拧成一片钢铁，以示自己坚不可
摧。医生却一遍又一遍道：放松，放松，不然针插不
进去。

天啊，我竟然还要放松，像河蚌那样打开身体，
好让一根金属从容进入肉体。

从前，我只懂得一味把自己锻造，以自己的硬度
来抗衡一切的磨难。而今，敌人们得寸进尺，他们要
我弃枪丢甲，要我打开身体，打开内心，以最柔软的
方式，迎接疼痛。

是啊，让自己变得柔软，迎接此后身内身外的
磨难。

他们不要我浮雕英雄似的表情，不要我咬牙切
齿信誓旦旦，不要我活成碉堡一样有牢不可破的外
壳。他们要我柔软下来，放松，张开，我的身体和
内心要开阔得像足球场，疼痛可以在里面开着坦克
耀武扬威。

每次从手术床上爬起来，总忍不住心生万千委
屈，可是也只是默默流一会眼泪，然后轻轻擦去，接

着出门，奔向公交站，混入到来来往往的人流里。
朋友去医院体检，有几项指标不太好，我安慰

她：我们已经中年，有些小疾病，我们要学会与它和
平共处。

这大约也是我频频跑医院的一点心得吧。以
前，以为世界非黑即白，从健康角度看世上的人大
约也只两类，一类是奔走在劳动或娱乐现场的健康
人，一类是躺倒在医院的病人。现在，我已经能坦
然接受这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知道我们常常都是
怀着隐疾的人，活跃在快乐的、悲伤的、繁忙的、悠
闲的现场……我们像人群里的潜伏者，除了上线和下
线，外人一般不知我们身上的疼，我们也小心遮掩着
我们的疼。

有时，一场感冒所带来的后遗症要折腾自己小半
年之久，在咳嗽不眠的深夜里，我茫然望着灰白的窗
外天光，知道人生会有诸般不适，自己要调动所有的
耐心来面对。再后来，安排未来一年的计划时，我会
预留下几个月的光阴，那是用来小病厮磨的光阴。

一位画画的朋友跟我说，画植物的叶子时，不能
只画那些新鲜娇美的叶子，还要画苍老将凋的叶子，
画被虫子啮噬过的残缺的叶子……这才是一株完整的
植物。在被不适折磨的光阴里，我无处可去，知道无
论逃往何处，疾病驻扎在我的身体里，比如影随形还
要紧密，还要甩不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我的
疾病一起回到生活现场，像一片完美的叶子那样继续
承接阳光雨露，以布满虫眼的身子继续在风里摇曳，
继续进行着光合作用。

疼痛和磨难躲不掉，它来了，我们除了温柔地迎
接，除了让我们单薄的身子和心灵随着一波波潮起的
疼痛微微荡漾，还能怎么样呢。

在痛里荡漾
许冬林

这片林海拱卫着东平村千余户村
民，每天，护林员老刘哼着歌子，走
进林间去巡林。

老刘并不老，今年 35 岁，单
身，由于常年在外巡护，风吹日晒，

“表面老化”，显得有些老，于是乡亲
们就亲热地呼他为“护林老刘”。村
主任见老刘工作很认真，整天在他所
巡护的 2000 多亩林地内转悠，便动
了当大媒的念头：这么敬业的人咋能
没个家呢？

老刘呢，看着身边的同学、好
友纷纷成家，倒也不急。可村主任
急呀，于是动员村两委班子行动起
来，共同帮助老刘成家。可每次安
排相亲，老刘不是因为护林脱不开
身，就是因为天干风大森林火险指
数高，而一拖再拖。

别看老刘没有成家，但他却让林
间的鸟们、动物们成了家——每年春
秋两季，这片林子便了成了鸟们、动
物们的客栈。数万只鸟行经此地时，
为了让它们住上舒适的“宾馆”，老
刘掏出工资，在林间安了许多木质的
人工鸟巢，还供应它们一日三餐。对
于乌鸦、喜鹊、麻雀、画眉等留鸟，
老刘更是视同己出，不仅为它们备足
了过冬的粮食，还在林子背风处为它
们架设了一个个木笼子，里面铺上了
苇絮、棉花、树叶。大雪封林的日子
里，老刘看着一对对鸟们在巢中暖乎
乎依偎着，心里就别提有多欣慰和快
乐了！这片林子当中还有很多松鼠、
獾子、野兔、狐狸等动物。春冬两
季，这些动物们就面临着挨饿和受冻
的境遇。为了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
老刘真是费尽了心思：他用自己的工
资给松鼠们准备了充足的“冬粮”，
还给獾子、野兔、狐狸在岗子的下面
挖了一个个洞，作为他们的“冬
家”。真别说，这些动物们非常喜欢
老刘为它们准备的“新家”，纷纷迁
居岗下。有了这些鸟和这些动物们，
老刘觉得这片林子才像一片林子！每
天巡护时，老刘看着鸟们在枝头上兴
奋地跳来跳去，看着动物们在林间草
丛奔跑嬉戏、追逐打闹的场景，心里
比吃了蜜还甜！

看到老刘傻乎乎地把全部身心都
放在这片林子上，村主任嗔怪：“傻
狍的一个，就知道给鸟们和动物们成
家，也不知道给自己找一个暖被
窝！”骂归骂，村主任心里还是很敬
佩老刘的，两委班子更是加大了“当
大媒”的工作力度。转年春天，一个
俊俏的林业大学毕业生实习时来到了
这片林子，和老刘一起观察、测报、
巡护……

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乡亲们
都在忙着收秋。村主任望着老刘和
女大学生巡林的背
影，小声地笑骂：

“狗日的老刘，这
回你终于要给自己
安个家啦！”一阵
爽风吹过，飘来了
女大学生羞涩 的
声音：“你负责给
鸟 和 动 物 们 安
家，我负责给你
安个家！”

安 家
钱国宏


